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1932 年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继爱因斯坦和玻尔之后的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二次
世界大战中曾为纳粹政权研制原子弹。 
    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1922 年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曾帮助美国制造了原子弹。 













    海森堡似乎找到了自己与玻尔会见的动机： 
        玻尔：你是知道同盟国的科学家们为何研究原子弹的。 
        海森堡：当然。是恐惧。 
        玻尔：同折磨你的恐惧一样。因为他们害怕，你也在研究。 
        海森堡：但，玻尔，你本该告诉他们的！ 
        玻尔：告诉他们什么？ 



















        玻尔：可能是精神上，不是技术上。 
        海森堡：弗密说长崎那颗炸弹的引信是你研制的。 
        玻尔：提出过一个想法。 
        玛格丽特：你不是在暗示尼尔斯该为什么做解释或辩护吧？ 
        海森堡：没有人要求他解释或辩护。他是一个厚道善良的
人。 
        玻尔：善良是毫无疑问的！我与决策无关。 
        海森堡：是的，而我却不行。我在不断的解释中度过了我生
命的后 30 年。1949 年当我去美国时，许多物 
           理学家都不屑与我握手。那些造过原子弹的手不愿碰
我的手。 
海森堡把他的委屈爆发了出来。 
















    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祖国、母亲、妻子、儿女遭受帝国和威胁的时
候，他有没有权利，用核手段保护自己的祖国、母亲、妻子和儿女？ 
        海森堡：我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同盟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我
该为我们国家做什么选择呢？你说过，人们 
           容易以为弱小国家的国民们的爱国心会少些。是的，
然而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 
           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出生在
德国，德国养育了我。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 
           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导
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 
           颗心。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
的妻子；德国是我的孩子。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 








    《哥本哈根》不是论证了科学的伦理，而是表现了伦理的尴尬和困
惑！ 











中。”（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 286 页，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人的卑微，其实并不特别地由于我们的短暂和渺小，而是特别地由于
我们的无法摆脱的荒谬。 
    察觉我们的荒谬，却是人类伟大精神力量的体现。是哈姆雷特高于雷
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的地方。 
    《根本哈跟》的诗意还不止于此，不止于描写了人类的道德困境。它
还描写了人类认知的困境：我们永远不可能认清自己的本质。这种认识自己的
渴望和这一渴望的不可能满足同样撕裂了剧中人物的灵魂。 





    而且，无论作为观众的我们和当事人自己都不明白：玻尔夫妇和海森
堡是相互仇恨呢，还是相互关爱。 
    1941 年，虽然身处两个敌对的国家，他们还是陷入了对旧日温暖友情
的回忆： 
    玻尔：美丽的夏日，花园里飘来阵阵玫瑰的清香。大厅中座无虚席，
一排排地坐满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 
      学家，人们都点头赞许着我的道义和学问。突然，跳出一个毛头
小伙子，指出我的数学计算是错的。 
    海森堡：计算是错误的。 
    玻尔：那时你多大？ 
    海森堡：20。 








    海森堡：不到两岁。 
    玻尔：12 月 5 日出生，对吗？ 
    海森堡：比世纪年轻 1.93 岁。 
    玻尔：精确数。 
    海森堡：不，保留两位小数点。精确数为 1.9287671…… 
    玻尔：关于你的一切我总是记得很牢，你是比世纪年轻两岁。 
    玛格瑞特：事已至此，尼尔斯又突然喜欢起他来了。为什么？发生了
什么？是因为哥廷根的那个夏日的回 
          忆吗？还是为这一切？或是什么也不为？不管是什么原
因，当我们坐下来用晚餐时，熄灭的灰烬又 
          燃起了火焰。 
然而，这个温暖的回忆是真实的吗？真相的另一面是，他们一直在互相伤害
着： 
    玛格瑞特：如果你想知道你为何在 1941 年来哥本哈根的话我也可以告
诉你…… 
              你是来向我们炫耀的。 
              没错！1924 年他刚来时，一位来自战败国的卑
微的小助教，感激不尽地获得一份差事。现在你 
          来了，凯旋而归——一个征服了欧洲大部的泱泱大国的
科学界领袖。 
              你来向我们炫耀你是如何功成名就的。 
















    《哥本哈根》是人类“神性”的表现：是艺术家站在精神世界的立
场，与实践性世界的对峙，是对人与其生存环境的超越功利的艺术观照。这部
戏对于政治实用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泛滥的当代中国剧坛，应当具有启蒙的意
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南京大学艺术硕士的第一次教学观摩中便邀请了由国
家话剧院演出的这一部戏。 
 
